
渊一冤
曾寂寞千年，曾千年荒原。

我把心跳久久地放在一种期待里。我一

头就撞开了你的胸膛，猝然跌倒在你的脚下。

我们很累，水贪婪地注视着你，大平原啊！我

的保姆。

渊二冤
从南到北，几千里的空宇，大雁不知道来回

了多少次。在花朵打开，人伦的绝唱里，中国北

方，那个叫北大荒的地方，已悄然粉墨登场。

谁的一声吆喝，自浩瀚原野动情地滚过？

终于我找到了你。终于我来到了你的身

旁：我向你汹涌而来，那波浪是我向你朝拜的

姿势，那涛声是我对你呼唤的心音。我跋涉了

千年寻找了千年迷茫的千年，我饥渴了千年

痛苦了千年焦虑了千年，看我满眼忧伤满眼

疲惫满眼渴望，看我满身尘埃满身创伤满身

血污！

你收留我容纳我理解我吧，大平原！

你考验我磨砺我摔打我吧，大平原

渊三冤

大平原啊，我的保姆，你喂养了一切。

包括上帝和时间，谁在大平原的大风雪

中止步？谁又在苦寒中挥霍着泪水？

一场暴风雪来的时候，大平原归隐于一

种神圣的浩洁里，大静入空。

背靠黑土的是我苦乐的父老乡亲。划开

尘世的一场大雪，那位独立寒秋的诗人，曾写

下过与世无争的诗篇。在木鱼敲走的岁月里，

我还累，读懂了一步，平原颂辞。

此刻，12 月的雪鸟，在深冬的阳光中祥和

而居……

渊四冤
许多年前的梦想，已经遇到吉祥的经典：

机器文化以及上层建筑，从青苗的根部攀援

上升，在北方在大平原的深处，从一座城市到

另一座城市，潮水不经意地打开经济的铁门

一扇又一扇，电脑键盘上的嘀嗒声，被春风从

打开的窗子动情地送出，这是时代的圣乐，比

王昭君的琵琶声动人心魄。收敛的天空，光明

的灯盏，正悄悄地照亮人间，大平原啊，我的

保姆，此刻，你可以安详地睡去……

只是北方大平原的花期短暂，四合的雪

色围困了梦境。穿过中国北方人民古典式的

村庄，寻觅春天的地址，而这里春天的地址很

不详细，只记得滞重暗哑的江河和土地，只是

记得镰刀和斧头抵达旗帜的道路是那么艰

辛，只记得北极星，从高处擦亮大平原的眼

睛，擦亮中国的眼睛，擦亮世界的眼睛……

渊五冤
大平原啊，我的保姆！

以你一千年的孤独，接受我的汹涌吧！

以你一万年的沉默，接受我的热烈吧！

你不必跪立为岸，你不必匍匐为滩，你不

必悸动如风，你不必挥泪如雨。当我向你飞奔

而来，我就是你的骨肉和血液，当我向你滚滚

而来，我就是你的太阳你的月亮你的天空你

的四季。你的身影，每日每夜映在我的心上，

沉思的前额，每分每秒都刻在我的眼里，你就

是我生命的终点，你就是我灵魂的神祗！

潮头品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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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下车的人
很快就消失了（组诗）

姻（四川）孙其安

道

从青羊宫出来
天就晴了
那只羊子望向的天空已
万里无云

这就是道的容颜
和正在开放的红叶李一样的
细小的容颜
和转弯之后就消失了的公交车一样
让时间在站台上成为
等待的容颜

来青羊宫之前
你见过的羊子都是追着青草跑大的
从青羊宫出来
你才知道 那只望向天空的羊子
是多么的安静

一位老者在河边的长凳上睡着了

没有风
柳树的枝条上除了刚爆出不久的新绿
也静得快睡着了

这是午后
清水河不疾不徐地往市区流去
几只白鹭栖息在树枝上
它们的白让伸向河中的树枝染上了某种
迷思的神韵

远远地
我看见一位老者
斜靠在一条长凳上睡着了
河水无声
正荡漾着他的睡意

春天了
万物都在生长
他的睡
是一次短暂的叫停？
还是最美的花朵
唯有在梦中才能绽放？

原样复制

当你走过一段又一段山路之后
回过头来再看
所谓来时路 早已不再
而尾随过你的那些风那些云
便都有了新的去处

每当夜深人静
你试图原样复制某次邂逅带来的惊喜
让那些走丢了的人或者事物
一下子全都复活过来
而夜色阑珊处
却总有一些突然窜出的声音
让你的回忆清零

又比如
你和饱读诗书的朋友谈及电影的虚构
谈及《原样复制》的可能性
影片却定格于男主角空洞的眼神
来消解床上 那急切的期待
所以 无知
让深度的睡眠成为了可能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她留下的那个空间还在
车 让那个空间
穿过了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

她在的时候
她赋予那个空间以必要的意义
当她的视线和你的视线逆向重合的那一瞬
车 戛然而止

她就是那个下车的人
在她下车以后
车 带着那个空间
继续穿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在她下车之前
那个空间是呼吸的天堂
除了芬芳
时间都退到了窗外成为倒影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同她一起消失的
不是存在也不是虚无
这未知的消失正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它让语言从她消失的地方
开始了野蛮的生长

余晖

太阳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到西山了
它撕开乌云厚重的皮肤
露出了几道血红

这突然的照耀
让正在飞行的小鸟闪了一下翅膀
它仿佛一团细小的火焰
轻轻落在了枯叶婆娑的枝头上

当满树的叶子快要点燃的时候
一阵寒风吹过来
仿佛嘭的一下把大门关上了一样
太阳就消失了

不一会儿
树林也慢慢消失了
唯有那些小鸟还在黑暗中不时发出
一些悦耳的叫声

唯有回忆让我们年轻

四十五年

足以让一个少年的头发一根一根地
掉成光头
如果这还不够
请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镜子
一对深陷的眼窝
是不是比当年的饥饿还要空洞？

当再次相聚的一刻
四十五年
又仿佛成了一张薄薄的白纸
在大家的笑谈中
化于无形

而回忆
让我们再一次年轻
就像远景楼
在东坡湖里的倒影一样
风吹一次
影子就晃动一次

夜的脚步声（外二首）

姻（广东）黄药师

脚步声从楼道尽头传过来
她有点坐立不安
一声一声，踩成了她的心跳

她讨厌一扇紧关的门
它总是分不清脚步声里是危险还是欣喜
她同样讨厌自己的丈夫
他总说应酬半夜迟迟不归

她多么希望脚步声停下来
就像丈夫停下不耐烦的语气
就像孩子停下青春期的叛逆
就像自己停下生活中日常琐事

可有一次，脚步声真的停下来了
迟迟听不到钥匙转动的声音
她想开门探个究竟，又不敢开门
就这样与自己僵持了半生

空房子

走进空房子
就像走进长假后的第一天
明明有很多事干却不想干
明明有很多空间却安放不了身体
房子里厚厚的灰尘
以私密拒绝我靠近
我翻动房子的物品
试图抖落一些人一些事
可房子四面都是墙
我在其中
无法放时间进来，也无法逃逸

岸

总有一些人
喜欢坐在岸边
我怀疑他们并不是要等一艘船
他们只是想挤进一片海里
成为一个海螺，一个贝壳
压制内心的不安
我看到海水一次次涌过来
想带走什么
可终不及他们所处的高度

蝉鸣，声声入耳（外一首）

姻（湖南）彭武定

蝉，千辛万苦地爬上
被夏风摇动不止的树枝
鸣叫声
把日子吵醒。树下空无一人

风，碰撞树枝的声音
试图掩盖，悬挂于树枝的蝉鸣
而蝉鸣声
早已沿着我的耳膜，进入我的血液
与骨髓

我的身体与思维，在梦里醒着
在漆黑的夜里
自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物体
无所想，也无所思

或许有所希冀，或许有所期盼
比如你的言语声，比如你的欢笑声
轻轻地，抚摸我的梦境
哪怕如夏风摇动树枝一样，让我在梦里的
身体和思维
晃动不止

蝉鸣依然，声声入耳
日子如初。而我依旧没有醒来
或者说
我一直无法醒来

杜鹃花开

我可以肯定，这一声声杜鹃鸟的鸣叫
来自于故乡的方向

身披蓑衣的父亲，一定又在田野里
将春天一遍遍翻耕
紧跟其后的母亲，又将种子和汗水
一同埋入泥土的深处

栖身于树林深处的杜鹃鸟
依旧不分白昼和黑夜的鸣叫，一声比一声
凄凉

我深信这漫山遍野绽放的杜鹃花
一夜之间被染红
与代代相传的“子规滴血”故事
有关

但我更坚信，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
染红这漫山遍野杜鹃花的
真实性

我仿佛置身于杜鹃花丛中
络绎不绝的赏花人
笑语盈盈
而我却泪水涟涟，与不久花会落无关

龚学明又出诗集啦！这一消息一出来，立

刻引起诗歌界，乃至诗迷们的广泛关注，作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亲情诗的倡导者，近年来

他在国内各大期刊频频亮相，创作如井喷，令

人钦佩和折服！作为编辑、记者，能在做好自

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以“诗”为马，驰骋在美丽

的精神家园里，作为一个歌者，实乃是件多么

幸福的事啊！

龚学明长期致力于亲情诗和八行诗的探

索和写作，被誉为中国亲情诗现代主义写作

第一人，继诗集《冰痕》、《白的鸟，紫的花》之

后，今年 4 月，新的诗集《爸爸谣》由江苏人民

出版社倾力推出，封面淡雅精致、内容情真意

切、读来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自古至今对

于母爱的颂歌可谓多矣，相对于如山的父爱，

作为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的诗歌，特别是现

代诗，就显得捉襟见肘，况且，能在一本集子

里全部是父爱的现代诗，那更是少之又少，兴

许是笔者的孤陋寡闻，未曾所见。《爸爸谣》的

问世，也算是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令人欣

慰。

全书共 300 页，诗人精心挑选父爱诗歌

132首，系他近两年来的精心打磨后的佳作。

全书共分六卷，分别是：泾上，泾上、还原、颂

歌、爸爸谣、唱段或妈妈的泪、公开的、隐藏

的。以一个儿子的视角，将真实的“意象”，赋

予诗的灵性和升华；虚实结合，直达诗性的宽

度，给读者心灵震撼的同时，也是给饥渴的灵

魂一次滋润和慰藉的机会。

诗人出生在江南水乡，按理富庶之地日

子该是红火的，可是，由于时代或是某个特殊

的历史阶段，在诗人童年的视野里，总是走不

出那条如《故乡的苦楝子》般的困苦之路：“故

乡的苦楝树安逸/不说话的父亲长大，成为父

亲/秋天人世金黄，我们收获了/一箩筐苦味浓

浓的苦楝子”秋天，该是收获的季节，而农家

收获的却是一箩筐的苦难，弦外之音：父亲作

为家里的顶梁柱，负重前行，领着一家人过日

子又是何其的艰难和不易啊！兴许，正是因为

困苦的环境，父亲的躬耕前行在诗人懵懂的

心灵里，种下了“父爱”的种子，只待岁月将父

爱一点一点地积淀起来，而后，学会做人和感

恩。这里的“父爱”是大父爱，即所有人的父

爱；这里的“感恩”是大感恩，所有人的感恩，

这也是诗人写父爱诗出《爸爸谣》的根本目

的，给社会传递正能量，不辜负这个追梦的新

时代。

所有文学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特别是

诗歌的创作中，“灵感”的出现更是脱离不了

生活。2018 年，在一个大雪纷纷的上午，诗人

漫步古都南京的秦淮河边，他发现一棵大树

枯萎了，死亡意味着消失，人性的悲悯使他很

伤心，几欲落泪……于是，诗人想到了天国里

的父亲，“这么冷的天，爸———爸———你在

哪？”泪水夺眶而出，再大的呼喊，也没了答应

声，这就是“子欲孝亲不待”的终身憾事！正是

这次的雪中行，成就一首诗《我在雪中默默流

泪》：“……棉衣无济于事，无处相送/树不愿意

老，失去位置/雪不能覆盖流水的声音/从高处

往下走，失去温度的牵引/风吹散树上的积雪/
将飘飘洒洒的苦涩送远/我在一棵老树前停

留/让过往的记忆一点点覆盖”父爱的记忆刻

骨铭心，日久弥新，雪，哪里会盖得住啊？这是

诗人欲扬先抑，把失去父爱的痛，深深地埋在

心底。

“……爸爸放下爱/自然释放晶莹和美/他
在另一些圣人的路上/留下箴言和怀念/爸爸

在天上/在地上/在干净的地方”（《爸爸谣》）。

在现代诗边缘化的今天，如何使诗歌重回大

众的视野？是摆在诗歌创作者中无法回避的

一个问题。纵观现代诗的发展进程，无论是押

韵诗还是无韵诗，或是口语……要想读者认

可，就得坚持两个必须：其一，写读者读得懂

得诗。其二，写真情实意的诗（而不是读者读

后不知所云的诗，更不是下半身裸露着的

诗。）这两点诗人龚学明做到了，所以新书发

行以来好评如潮。著名诗人李少君（《诗刊》主

编）：“诗集必定因其独特价值产生影响。”；著

名诗人胡弦（《扬子江》诗刊主编）：“《爸爸谣》

是一部有境界的作品。”“独特”无非指向“父

爱”成集；“境界”无非集中所选的每一首诗歌

都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这些，只有读者读完了《爸爸谣》才会有

最终的发言权，父爱如山诗中寻，拭目以待。

潮头论剑玉

父爱如山诗中寻
———读《爸爸谣》有感

姻（江苏）张新文

我的灵魂在哪里？我时常这样问自己。直

到走进坐落在南盘江畔的一个小山村，我才

看到了自己漂流的灵魂。

一汪碧绿的河流从竹林深处流过，将一

河江水变成了静谧的默契。翠绿的竹林深处，

幽静得让心跳的声音响如乐鼓。在幽深的竹

林里，我似乎已经伫立成了一棵修长修长的

竹，外直中空，虚怀若谷，骨节相连，节节挺

进，素面朝天，清淡高雅，清峻坚韧，顶天立

地。哦，原来在山村的宁静里，我也可以把自

己想象成一位高雅虚心、有节刚直的谦谦君

子。于是，萦绕在耳际的尘世喧嚣，淤塞在心

灵的红尘浮躁，渐渐在幽静的竹林深处趋于

平静。

这时候，我看到了自己漂流的灵魂，正在

静谧的山村里，慢慢把渐渐平静的心境，变成

岁月的宁静。

走进小山村的时候，是在的一个细雨纷

飞的雨天。

淅淅沥沥的雨，洒在山村的竹林中，朦胧中

带着几分飘渺，飘渺中杂夹着几分空灵，空灵中

闪烁着几缕诗意，将山村衬托得更加宁静。

站在村后的山梁上眺望，远山已经淡如

渗到画纸深处的墨渍，隐隐约约之中，还能隐

隐约约看到几笔淡淡的勾勒。薄薄的雾霭笼

罩在远山之巅，不经意之间就把山与天融为

一体。

近处的田地，空旷得可以容纳天地万物。

弯弯曲曲的田埂，把一坡山地勾勒得柔美多

情。

山脚的村庄里，老木屋时而传出几声悠

长的鸡鸣和几声响亮的狗吠。几缕柴火的青

烟，从老木屋的屋山的板壁缝中飘出来，悠悠

地漫过屋后的竹林，飘过山头与雾霭融成一

体。老木屋旁边的老榕树，犹如一抹浓浓的墨

绿色彩，叠加在远山淡淡的墨渍上，显得格外

厚重。

一切的一切，都映衬了山村的宁静。站在

淅淅沥沥的雨中，遥望远山雾霭飘渺，近听竹

林木屋里的鸡鸣狗吠，山村的宁静让人心净

如洗。

走进小山村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

壁高高的悬崖。

悬崖中间的缝隙中，生长着一株株虬劲

的树木。这些树木枝繁叶茂，生长得很坚强。

那些虬龙一样的根，在悬崖中间的一个个缝

隙里穿梭交错，从这个缝隙钻进去，从那个缝

隙里钻出来，一根又一根，硬是从离地几丈高

的悬崖中间一直生长到地面上，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景观。不知道这些树已经生长了多少

年，只知道这些生长在悬崖缝隙中的树让我

的灵魂深受震撼。

人如树，树如人。即使成不了令人赏心悦

目的风景，也要始终保持坚强地活着的乐观。

走进山村的宁静，我深受震撼的灵魂，在

宁静的心境中凝固成了一根坚硬刚直的支

柱。

行走在山村的小路上，地上湿漉漉的石

板，像一页页字迹模糊的古书，让人心生怜

惜，不敢贸然踏踩。驻足细看，从这些曾经被

无数人走过的石板里，我看到了自己灵魂的

浅薄。是的，以敬畏的心态面对山村的宁静，

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目光在山村里游荡，记忆像春天的阳光，

细碎地洒在石板铺成的院坝上，铮铮有声。

觅食的公鸡，寻声而跃，将刚从石板上溅

飞的笑声捉住，放到盛食的木槽，与饲料一起

拌和均匀，然后慢慢地啄食。在公鸡笃笃笃的

啄食声中，远去的时光，远去的岁月，远去的

童年欢笑，在石块铺成的院坝里铮铮回响。

这是我在一栋老木屋前见到的情景。

在我眼里，这栋老木屋就像一个孤独的

老人，在山村里屹立成了一个久远得长满了

苔藓的故事。站立在老木屋前，时光仿佛回到

远古。远看老木屋，他朴拙得像一位头戴篾帽

身披蓑衣挽着裤脚抽着喇叭烟正坐在路边树

下眺望远方布依汉子。近看老木屋，他苍老得

像一位包着青色土布帕子身穿青色土布长衫

喝着酽茶坐在社坛前的石墩上讲述寨子的远

古传说的布衣老人。在老人讲述的故事里，福

禄寿贵喜、仁义礼智信、生老病苦死等人生教

化，被演绎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远古传说，

成为流淌在寨里的涓涓河沟，让田土汲纳灵

性，让庄稼结满聪慧，让民众变得睿智。走进

老木屋，就是走进布依山寨悠远的历史。

从山村的宁静里流溢出来的，没有童话，

只有生活的记忆。

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在小山村里行走了

很久。当我从想象的酒醉中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蓦然发现，那些淅淅沥沥的雨，已经不知在

什么时候停歇了。

离开小山村的时候，太阳从厚厚的云层

里钻出来，把一缕缕柔和的阳光洒在山村里。

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水气，慢慢地从竹林间、树

梢上悠悠升腾起来，渐渐与山头的云霞连成

一片。

一抹奇特的云霞，把村头的天空装扮得

壮观无比，像神龙飞过山头时散落的鳞片，像

神龙喷吐的真气凝结时的形状，像山脉的灵

气与真龙相遇时腾起的祥云，给人无限遐想。

山头上的太阳，把背光的山脉变成一抹

浓墨痕印。黑漆漆的一脉山瘠，将刚从云层里

露脸的太阳映衬得金光闪亮。鳞片似的云霞，

在山头上融金的光晕里，也变得金光闪烁。

小山村变得更加宁静了。

姻（黑龙江）毕诗春

大平原，我的保姆（外一章）

走进山村的宁静
■（贵州）王沾云


